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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华人移民的信仰与融人：

关于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的调查

口尹文涓

摘要：近年来．海外移民的生存处境、经济发展模式、精神生活以及当地社会文化的融入情况一直是学

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对巴黎华人天主教堂区进行社会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了巴黎华人天主教群体的

信仰活动特点和在融入法国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处境。如他们在保持“移入地”和“移居地”双重文化和宗教身

份上的努力、在拓展生存空间和寻求精神慰籍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显著世俗化功能、群体分歧、子女教育等内、

外部困境．以及对他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和融入当地文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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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有近35万华人移民生

活在大巴黎地区。他们主要由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

期的柬埔寨难民和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涌

入的移民构成．他们的移民方式和在“移居国”的经

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宗族和集体行为的特征。根

据中国移民问题专家皮卡尔(Pierre Piequart)的观

察，“他们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上，而且比较成功，

应该说是融入社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融入我们的

共和国”【21。皮卡尔这里所强调的实际上是法国华人

移民群体所面临的、融入当地文化的迫切需要。

本文选取了大巴黎地区的华人天主教信徒这

一个案群体。从移民信仰与宗教生活的角度，考察

了在法国人眼里“神秘而安静的”华人移民的宗教

信仰在帮助他们融入当地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与困境。融入的本质含着接受当地文化和被当地

文化接受的两个层面，那么，对于巴黎地区的华人

天主教教徒而言．信仰“移居国”的宗教是否会有助

于他们的接受与被接受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

自2009年3月至11月在巴黎华人和堂区当中进行了

为期9个月的调查。【，]除此以外。本文还采用了大量

相关学者和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和资料。【t]

一、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简史：1956—2009

天主教巴黎华人教会(Mission Catholique Chi—

noise de Paris)的历史和发展，是和法国华人移民史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华人移民史可以分为以下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战期间英法政府招募的华

工、战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以及随后来法

国谋生的青田商人：第二阶段是1975年前后的印支

难民，其中70％以上为广东潮籍人，这批“二次华人

移民”大约有145，000人；第三阶段是自上个世纪80

年代起来自浙江、福建和东北的“新移民”。由于“新

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地区。因此“温州人”几乎

成了“新移民”的代称。【5】

由于跨国移民的流动性和部分居留的非法性．

目前尚无一个关于在法华人的精确统计数据。综合

中国移民问题专家皮卡尔的统计和国际劳工组织

的调查数据【引。目前居住在法国的华人应约为70万。

大半居住在大巴黎地区。其中温州人约为25万。主

要集中在3区“庙街”、l 1区“伏尔泰街”和19区、20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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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的“美丽城”附近，主要从事服装和皮革加工；

福建人主要集聚在13区老“中国城”附近经营餐馆

与超市；东北人大部分生活在“美丽城”。但没有形

成类似前两个地缘群体的独立生活区。

和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法国华人移民的发展

主要是在经济上。从生活和经济模式来看，巴黎地区

的华人移民具有典型的按地缘群体集居和补缺型经

济方式的特点。他们依赖地缘家族群体网络和集体

行动。在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成功。但与

此相应的是，自1993年以来。有关华人移民的负面报

道也经常见诸于法国各大媒体。尤其是自2000年来。

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对于华人非法移民的

报道便一直不断．涉及“华人偷渡的新路线”、“中国

非法移民的新犯罪行为”等诸多话题。【，]{艮显然，正

如皮卡尔先生所关注的那样．法国的华人群体面临

着接受和被接受的文化融入困境。

早在1920年代，雷鸣远(Vincent Lebbe，CM)神

父就在法国成立了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信仰、学习

和生活的“中国留学生中心”。t8]1956年前后，几位在

欧洲进修的中国神父来到巴黎。巴黎枢机主教任命

其中的李光华神父在巴黎10区(Me de l’

Echiquier)筹设华人堂区[9]。开始了天主教巴黎华人

堂区的历史。但1966年巴黎主教府决定将教堂出

售。华人一度失去了在巴黎的堂区。1975年前后进

入法国的印支难民也带来了一批华裔天主教徒。其

中有大约20名当地的“青年会”成员，他们在巴黎重

新聚集起来，并迅速和一直在华人当中工作的张联

毓神父联络上[10]，成为华人堂区的中坚力量。1978

年．巴黎枢机主教任命张神父重组华人堂区，在华

人聚集点每月举行一次华语弥撒。这一时期华人堂

区比较活跃。但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tnq983年，巴

黎主教府任命王贵神父为华人堂区服务[12]。租借了3

区的St Elisabeth教堂。每周举行一台华语弥撒。巴黎

华人堂区终于再一次有了个临时的“家”。但由于这

批移民信徒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法语基础．他们很

快融入法国社会并加入到各自生活区的法国人堂

区。因此，1989年乐雅正神父接管华人堂区时。据统

计信徒人数“包括大人小孩在内不到70人”。【n】

但正是在乐雅正神父管理任内(1989—1994

年)，温州“新移民”陆续到达，其中有150名左右的温

州教民归队，使得华人堂区一下子壮大起来。此时

正是中国移民大量涌入之际，考虑到张联毓神父在

华人当中的影响，巴黎主教府再次任命他为本堂神

父(1994年)。在此期间，福建和东北新移民中的信

徒也逐渐加入到堂区中来。2002年。张神父任职期

满，巴黎教区任命了一名来自新疆教区的神父为华

人堂区服务。2008年，另一名来自河北献县的神父

接任本堂神父。华人堂区的壮大使得巴黎枢机主教

决心为堂区建立一座属于华人自己的天主教堂。这

座设计现代的“中华圣母堂”(Notre—Dame de

Chine)于2005年圣诞节投入使用．面积为550平方

米，可同时容纳约200人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从上

个世纪20年代初期雷鸣远神父在巴黎中国留学生

当中开展的工作．到2005年华人堂区自己的教堂落

成，巴黎主教府、法国地方堂区、巴黎的传教机构、

法国传教士乃至法国民间力量都在其中提供了重

要的支持。

据统计。目前在大巴黎地区同时认可华人与天

主教徒身份的移民信徒约为1．000人，其中大半为

温州人。由于早期移民信徒已经融入到法国教堂，

目前归属华人堂区的信徒约为600人。定期到华人

教堂参加弥撒的约为350人。此外，华人堂区每年受

洗人数保持10一15人的增长，大多是温州、福建移民

的第二代．偶尔也有留学生或东北人。“中华圣母

堂”落成后．华人堂区还是保持分别在两个聚集点

活动的局面。生活在老中国城的福建、广东信徒每

周日上午到13区“中华圣母堂”做弥撒，人数约为100

人左右：生活在巴黎东北部的温州信徒则在下午到

3区的St Elisabeth堂参加弥撒。人数为220人左右。两

处弥撒都由同一位中国神父主祭。使用从大陆运来

的中文圣经和歌本，每次都准备了中文材料。神父

使用普通话主祭，在安排教友读经时，大部分用普

通话，有时也会用潮州话(13区)或温州话(3区)。

二、世俗化和本土化：双重身份的困境和空间

目前定期到“中华圣母堂”和St Elisabeth堂参加

弥撒的华人信徒基本上都属于“新移民”．大多来自

中国传统的天主教地区温州、莆田等地，基本上在

来法国之前就已经信奉了天主教。由于基督宗教在

中国的“洋教”身份。因此关于中文语境中基督教本

土化问题的讨论．通常都是如何将“洋教”移植到中

国文化表述中去的问题。然而，与国内的基督徒处

境不同的是。巴黎华人堂区的教徒由于其“移民”与

“洋教”的双重身份。所面对的是要将“洋教”移植到

中国传统文化和他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异域”文

化的双重处境。这一点也是他们有别于巴黎地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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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仰中国传统宗教的华人、或其他来自犹太一基

督教传统的移民的地方。这也正是海外华人移民信

仰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在。

在华人堂区的信仰与身份这个问题上．法国社

会以及巴黎教会的政策是鼓励保存移民所带进的

民族文化，认为这种政策会保留移民的文化资产。

从而巩固移民团体的自信和自我认识。因此。巴黎

教会比较支持华人堂区保留其“中国”文化传统特

色，并积极参与了堂区的相关活动。从堂区的圣事

活动安排．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保持“移出地”和“移

居地”双重文化和宗教身份上的努力。一方面，他们

尽量保留中国传统宗教和节日的文化符征，每逢中

国传统节日．堂区在弥撒中都会有特别的祈祷和活

动【l·1；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试图将他们的信仰跟

“当地”的传统靠近。每年夏天到路德等地朝圣是堂

区的重要活动．每次都有近200人参加。在保留天主

教传统仪式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当地的法国人堂

区更为积极。如2009年的圣桂枝节，法国人一般只

是在进教堂时象征性地领取一支树枝，而华人堂区

则还举行了“拜苦路”、“桂枝游行”等仪式。有意思

的是．华人堂区的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法国人的关

注和参加。这说明当地社会对华人堂区无论在保留

“移出国”还是“移居国”文化传统方面的努力都是

比较认同的，这也帮助了华人信徒获得自信和与地

方文化的融合。

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将他们的信仰与“移出国”

和“移居国”文化双向融合这一点上，堂区信徒将信

仰本土化到对“移出国”文化表现出并不热心的态

度．在春节祭祖弥撒活动中，最后上前去烧香祭拜

的是对此感到好奇的法国人比华人多：而当堂区准

备雕刻一座“中华圣母像”时。很多华人对最后由巴

黎教会和堂区设计的塑像并不满意，认为那尊抱着

婴孩的中国妇人长得太像中国的“观音”。相反，在

保留如圣体圣血节这一在现代法国已经不再流行

的传统圣事活动上．他们则显得比法国人更为积

极。

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堂区信徒大多来自中国传

统天主教地区．他们对天主教传统的固守在一定程

度上超过了对自身文化传统风俗的认同；而当他们

到法国后．在异文化当中信奉“异教”虽有疏远自身

文化传统的身份认同危险。但相较保守自身文化传

统而不能融入当地文化和教会、以及与他们后代

(已经融入当地文化)沟通的困难，移民信徒在现实

压力下。会更加倾向于将“洋教”移植到“移居国”的

“洋文化”中去。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回归”当地文化

传统的现象．坚持那些甚至在法国已经不再流行的

宗教仪式。很显然，在将“洋教”融入何种文化传统

的诉求上．华人移民信徒与国内信徒的处境是不一

致的。

如果说“移民”这一鲜明的身份特征和现实需

求．使得巴黎华人天主教徒所面临的本土化处境远

比国内信徒复杂的话．那么在实际的世俗生活层

面．华人堂区在帮助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张联

毓神父就一直在巴黎华人天主徒当中工作，曾两度

任本堂神父。是巴黎华人堂区历史的见证者和守护

人。下面是笔者在一次晚祷后在St Elisabeth堂和张

神父约见时遇到的场景：

教堂的二楼有一个简陋的小房间：一个年

轻女孩在一台电脑前工作．一对中年夫妇、一个

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就

是刚才晚祷时在后排等着的那几个人。大家都

不说话。互相不打招呼。我和他们打招呼后，看

出他们不想和我说话的样子。一会神父过来，年

轻女孩非常不耐烦地催着他填了几张表。张神

父一边脱掉袍子．一边问大家有什么事——看

来大家都是来求神父办事的。第一对夫妻是有

个交税的单子要找神父签字．神父填了大概半

小时；带孩子的男人。是租房子的问题，神父说

已经联系好了，先等别人搬家；单独的男人。在

等着神父帮他弄一个店铺的批号，神父说还没

下来．要他第二天打电话再问。㈣

这个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人移民的紧

张、疏离感与现实需求、以及华人堂区的世俗功能。

看得出来这就是晚祷之后张神父的工作。神父和大

家都对此习以为常。这也是张神父50多年来在华人

堂区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张神父1994—2002年任本

堂神父期间．500多名温州籍教友在华人堂区的协

助下获得了法国的合法居留身份。

为了帮助堂区和周边的华人解决一些生活和

咨询方面的问题，堂区在中华圣母堂临街的房间设

了一个接待室，符大姐每周五下午在这里做义工。

符大姐70年代来法国，是当时华人教堂“青年会”的

成员之一。这批人现在都已经融入到法国地方的堂

区，但她仍然会经常过来参加华人堂区的活动。在

笔者约见她的某个下午的3个小时里．她一共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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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个人：

第一个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来法国

不久，过来打听怎么往国内寄钱。事后我问她怎

么找到这里，她说听说教会是“做好事的地方”；

第二个是东北人。他有一个小公司，想找人帮忙

做一天陪同翻译；第三个是位越南中年女人，看

上去已经生活安定，她是想换掉家里的保姆：第

四位是位老人。普通话很标准没有口音。看上去

很绅士的样子。他拿了一些送到家里报箱的优

惠券。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当听说没有什么用

后，他接着打听退休政策待遇和政府补贴等。听

上去他在法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工龄还是不

够。享受不到那些待遇。他有些失望，但一直保

持着非常好的风度和笑容。【16】

这就是符大姐一个下午的工作，她告诉我每次

的工作内容差不多都是这样。

晚祷之后的张神父和周五下午做义工的符大

姐，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华人解决一些语言和

生活上的困难．帮助填写各种报税与补助申请表

格，似乎都和牧灵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毫无疑

问这些工作是出于堂区华人在异域生活的现实需

要。从当时的语境可推测符大姐接待的这4个人都

不是堂区教友．由此可见堂区的这一工作并不仅仅

是针对内部信徒。而是面向整个华人群体服务并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法国

移民机构的压力。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执行

的正是教会世俗与神圣的原始职能——帮助那些

需要的人。然而，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一样，这并不

意味着堂区不会因此面临过度世俗化的风险。

三、谁是我们的邻居：困境与原因

在对华人堂区进行跟踪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刚

开始感受最强烈的是堂区内部温州和福建两个群

体之间的分歧。新落成的教堂不能同时容纳近350

名固定上教堂的教友。但这不是温州信徒和福建信

徒分开在3区和13区做弥撒的原因。一名曾经协助

教堂工作的神父说“他们完全可以都到‘中华圣母

堂’做弥撒。分上下午举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教堂

的人互不往来，即便是春节祭祖弥撒、中秋节游园

这样的活动，堂区神父也是小心翼翼地在两个场点

分开举行。除了共用本堂神父和“天主教巴黎华人

教会”这个名字外。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宗族和地域

分歧远比在母国时明显。

华人堂区自1989—1994年乐雅正神父任期内开

始在3区和13区两个教堂同时举行集会。当时是为

了考虑两个地区教民的交通方便．而且乐雅正神父

可以为13区的老广东移民举行粤语弥撒。但这一权

宜之计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局限．随着温州和福建这

两个新移民群体的到达，并随即按着宗族和地缘差

别在巴黎形成不同的竞争性经济产业和生活区。华

人堂区的信徒也按照经济与地缘分类形成了三个

对立的群体：早期印支移民和后来的大陆新移民：

温州人和福建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东北人)。新移

民归队的时候。正是早期印支移民群体离开堂区的

时候：温州人和福建人两个移民群体在抵达之际就

开始了他们在巴黎华人内部的经济竞争：最晚抵达

的东北人发现他们不被任何一个南方人群体接受．

“他们刚开始来(教堂)，后来就不来了”【l引。

巴黎教会这时修建“中华圣母堂”或许也有将

堂区华人统一到一座“教堂”的考虑．以便培养堂区

信徒的团体感与归属感。但矛盾随着新教堂的落成

而加剧，温州教民很快发现13区的福建教民近水楼

台先得月成了新教堂的主体和主人．他们只能继续

租借3区的St Elisabeth堂集会。除了教堂产业，还有

教堂下属中文学校管理权和利益上的分歧【蚺】．这些

分歧严重到对神职人员的控制。对此，一直代表巴

黎外方传教会协助华人堂区工作的沙百里神父的

观察是：“由历史和族群原因导致的内部分裂、不同

利益派别对神父任选的干涉、信徒之间缺乏沟通导

致的误会等种种问题。使得华人堂区很难成为一个

纯粹的信仰群体。”【哼】

正如沙神父指出的那样。神职人员的任选是华

人堂区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堂区的神父由巴黎教

会指派，巴黎教会也很重视华人堂区的需求。譬如

印支华人来法时，就委任了王贵、乐雅正神父为堂

区服务，是考虑到他们曾分别在柬埔寨和广东任传

教士的经验和语言优势，以便更好地在印支华人信

徒当中开展工作。但随着新移民信徒的到来。派别

分歧、教友的信仰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牧灵方式等

等因素，都使得堂区群体的形势和需求变得更加复

杂起来。自2002年起．巴黎教会开始和中国爱国教

会积极“对话”和协作。委任了来自中国爱国教会的

神父任本堂神父，这使得堂区出现了内地来的神父

能否被早期教友认同的新问题。[捌这一情况和中国

国内的宗教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但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夸大了．有相当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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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便是以“宗教迫害”的理由申请到居留。当然，

需要反思的是迫使他们在面临现实生存处境时夸

大这一问题的原因，很显然这样的说法迎合了一部

分法国人对中国宗教状况的想象，在“中华圣母堂”

的祝圣典礼上。中国国内的宗教压迫仍然是话题之

一。但不管怎样，在巴黎仍然强调教会的分歧或者

将宗教与政治联系起来，对于巴黎华人堂区内部的

和解与长远发展显然没有任何的益处。

堂区信徒所面临的另一困境是移民二代的教

育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接受访谈的堂区

领袖脸上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213在他所在的温州

信徒群体中．90后出生的孩子占总数的2／3，包括移

民过来和在这里出生的两种。移民过来的孩子往往

心理上有被遗弃的感觉。他们普遍法语不好，跟学

校和社会的融入非常困难：而在法国出生的孩子虽

然较易融入法国社会。但是他们大多不会温州话或

普通话。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孩子都存在与父母沟

通的困难．因此不容易通过父母的影响接受父母的

信仰。这使得温州教区的传统家庭信仰模式受到很

大的冲击。

此外．巴黎华人堂区还面临着信徒比例低、数

量增长缓慢的问题。巴黎华人天主教信徒的比例不

到总移民的0-3％．明显低于巴黎地区基督新教徒的

比例(2％)和国内天主教徒比例。面对这样的事实，

各个受访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老信徒认为这是缘

于新移民内部群体冲突，以及“温州人、福建人没文

化，教育差。忙于赚钱，对宗教没兴趣”[笠3；老神父认

为需要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工作；年轻信徒则认为牧

灵方式不够活泼、内部分裂等等。当然要看到的是，

法国总体的天主教信仰氛围也在日趋淡薄。根据

《世界报》公布的法国人2007年信仰状况统计，法国

人只有5％的人信仰天主教且经常上教堂。㈣

除了内部的困境．华人堂区与本地教会的融合

也不是十分顺利。就在笔者即将结束调查的时候，堂

区的温州人还在为能否继续租用St Elisabeth教堂而

交涉和苦恼——不得不租用教堂和租不到合适的教

堂。实际上是天主教巴黎华人堂区在过去的50多年

中所面对的一个老问题。对此，比利时著名中国学专

家钟鸣旦指出：“在巴黎并不是没有合适的教堂可供

中国人租用．根本原因在无法合用厨房”[矧，法国教

堂的厨房不适合中国人的烹饪方式。或许厨房只是

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不能使用厨房或者没有一个

中国式的厨房。前来参加弥撒的堂区华人便失去了

一个“中国式的”与亲友聚会和交流的重要机会。[矧

问题是。在某种意义上厨房或许也是一种象征：巴

黎教区的华人和法国人。是否最终能够坐在一起分

享充满祝福的“鱼”和“饼”?

四、反思：信仰与融入的可能

社会学家认为。宗教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和文化

的身份诉求。对于不同群体间的融合和认同往往会

起到积极的桥梁作用；但信仰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消

极的、群体内外部之间界线森严的“堡垒”。【笛】在访

谈中。华人堂区的信徒对于他们的信仰是否有助于

融入法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认

为信仰“移居地”同样的宗教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当

地文化、以及被当地人认可等方面均提供了一定的

帮助；而且很显然，在帮助华人信徒保持“移出地”

和“移居地”双重文化身份、解决移民生存现实需要

和建立起一个纯粹的华人信仰群体等方面。巴黎教

会、华人堂区和当地社会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

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来自堂区内部分歧、与本土

教会的融合、移民二代的牧灵方式等方面的压力。

对于堂区华人而言．完全融入法国社会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显然他

们目前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经济上依靠

宗族网络和补缺模式为他们谋得了一定的生存空

间，但过度依赖这种单一的经济和生活模式使他们

所获得的只是一个异域的地缘“村落”。不仅不利于

他们真正参与到法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还会因为

其造成的冲击而影响到他们被当地社会所认同。[暂]

宗族经济网络形成的内部“堡垒”还会导致华人信

仰群体之间的分歧．是华人堂区内部出现地缘群体

分裂的根本原因；更严重的是。群体网络会有将堂

区的作用和功能进一步推向世俗化的危险，他们的

信仰在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也有被世俗化和利

用的严重倾向。堂区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将更多的

重心放在引导教友培养纯粹的灵性生活和宗教情

感上来。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对于巴黎的这个新移民

群体。他们不仅存在皮卡尔所言的“没有融入法兰

西共和国”的问题。或许。我们也并没有“将他们融

入”。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社会，“温州人”都是一个

伴随经济冲击带来的让人警惕的名词。在访谈中，

他们也承认自身对法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

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往往也是被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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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甚至是打劫的对象。[麓]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他们

的形象和地位也是和“温州商人9Y 66温州炒房团”等

套话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讨论巴黎华人天主教

群体如何融入法国社会的问题时。我们同时要问的

是：我们是在怎么看他们。是在如何将他们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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